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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
友
女
兒
十
七
歲
，
快
考
大
學
，
坦
率
可
愛
。
我
們

一
班auntie

跟
她
聊
天
，
問
了
三
個
問
題
，
她
答
得
精

警
。問

題
一
：
十
年
後
的
今
天
，
你
估
計
會
在
做
甚
麼
？

她
答
：
已
經
退
休
。

問
題
二
：
算
你
真
退
休
了
，
一
早
起
來
梳
洗
完
畢
，
你
會

做
甚
麼
？
她
答
：
再
睡
覺
。

問
題
三
：
說
回
現
在
，
八
家
大
學
，
你
最
想
進
哪
一
家
。

她
答
：
中
大
。
我
們
問
為
甚
麼
？
她
答
因
為
樓
下
有
個
巴
士

站
，
可
以
直
達
中
大
。

我
們
這
些
﹁
老
餅
﹂，
自
不
以
為
然
，
但
看
她
又
很
認
真
，

不
似
在
敷
衍
。
其
實
以
她
家
的
環
境
，
爸
媽
都
是
中
學
老

師
，
只
有
一
女
，
她
確
是
不
必
工
作
也
可
以
活
得
很
好
。
那

天
她
也
說
了
：auntie
你
們
工
作
了
幾
十
年
，
也
是
為
了
將
來

生
活
得
安
樂
一
點
而
已
，
我
既
然
馬
上
就
可
以
這
樣
生
活
，

中
間
辛
苦
的
一
段
就
不
必
了
。
她
也
有
道
理
。

其
實
現
代
男
女
為
了
討
生
活
而
刻
意
讀
書
和
工
作
的
人
生

歷
程
，
是
工
業
革
命
後
才
出
現
的
。
看
珍
．
奧
斯
汀
的
小

說
，
如
果
是
小
康
之
家
，
女
兒
的
唯
一
﹁
工
作
﹂
是
找
個
好

老
公
，
兒
子
就
當
軍
官
、
或
繼
承
家
裡
小
生
意
、
或
當
牧

師
，
為
的
也
不
一
定
是
搵
食
，
往
往
是
為
了
金
錢
以
外
的
追

求
，
如
榮
譽
、
家
族
延
展
、
宗
教
侍
奉
。
如
果
是
地
主
，
就

是
真
正
的
有
閒
階
級
，
除
了
打
理
房
產
，
有
餘
力
就
可
以
畫

畫
、
打
獵
、
從
政
、
寫
詩
。
至
於
女
子
受
教
育
，
出
來
打
拚

個
人
事
業
維
生
，
更
是
近
百
年
才
有
的
事
，
所
以
小
說
︽
簡
愛
︾
的
女

角
，
執
意
要
當
家
庭
教
師
，
自
食
其
力
，
當
時
是
前
衛
女
子
。

朋
友
的
女
兒
其
實
提
出
了
個
重
要
問
題
：
工
作
是
為
了
甚
麼
？
如
果
錢

已
足
夠
，
為
何
還
要
營
役
？
不
過
朋
友
中
也
有
人
投
資
有
道
，
生
活
早
已

無
憂
，
但
還
是
每
天
朝
九
晚
八
，
在
大
機
構
當
個
中
層
管
理
，
忙
個
不
亦

樂
乎
。
如
果
我
們
說
工
作
是
為
了
個
人
實
踐
，
落
實
理
想
，
年
輕
人
必
聽

不
進
去
；
但
中
產
家
庭
的
兒
女
，
縱
有
父
母
庇
蔭
，
可
以
一
生
不
工
作
，

卻
又
未
必
有
足
夠
的
財
富
與
文
化
修
養
，
去
當
一
個
稱
職
的
有
閒
階
級
，

終
或
變
了
個
三
不
像
。
所
以
，
與
其
廿
七
歲
就
每
天
賴
床
，
還
是
好
歹
找

份
工
作
為
上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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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廿七歲退休？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香
港
散
文
詩
學
會
十
五

周
年
，
擺
下
盛
宴
。
當
初

允
應
邀
，
以
為
是
大
吃
一

頓
，
高
談
闊
論
一
番
而

已
。
及
到
，
但
見
衣
香
鬢

影
，
男
士
大
都
西
裝
煌
然
，
獨

我
牛
記
笠
記
，
一
副
﹁
洪
七
公
﹂

模
樣
。
幸
好
本
人
素
來
我
行
我

素
，
無
視
世
俗
。
最
後
還
知
是

主
禮
嘉
賓
，
照
瀟
灑
上
台
。

席
開
，
﹁
洪
七
公
﹂
本
色
又

來
，
同
台
如
病
後
的
羅
琅
，
另

如
寒
山
碧
、
陶
然
、
林
曼
叔
和

分
屬
會
長
的
夏
馬
，
都
是
﹁
小

食
﹂
人
士
，
於
是
不
理
三
七
二

十
一
，
據
案
大
嚼
，
可
與
﹁
比

劍
﹂
者
，
唯
單
周
堯
教
授
耳
，

然
仍
不
及
區
區
在
下
。
哈
哈
！
食
得
是

福
。
陶
然
坐
身
旁
，
止
筷
嘿
嘿
笑
曰
：

﹁
你
真
大
食
！
﹂

不
錯
！
本
人
乃
大
食
男
也
，
洪
七
公
偏

嗜
美
食
，
本
人
除
蟹
致
敏
外
，
甚
麼
也
傾

進
肚
裡
去
。
街
市
五
元
四
條
腸
粉
，
我
一

吃
就
十
塊
，
另
加
粉
果
兩
大
件
，
否
則
吃

得
既
不
爽
又
不
飽
。

近
來
喜
讀
飲
食
文
章
，
對
台
灣
焦
桐
此

公
十
分
喜
愛
，
所
著
所
編
食
書
，
幾
全
看

遍
，
在
︽
暴
食
江
湖
︾︵
北
京
：
三
聯
書

店
，
二
○
一
一
年
九
月
︶
裡
，
他
說
：

﹁
肥
胖
是
美
的
。
﹂
說
這
話
之
前
：

﹁
真
實
我
也
幾
度
想
減
肥
，
後
來
發
現

這
企
圖
和
嗜
吃
頗
有
衝
突
，
尤
有
甚
者
，

每
次
看
一
些
身
材
苗
條
的
朋
友
猶
厲
行
減

肥
，
就
自
卑
感
陡
生
。
既
然
減
肥
那
麼

難
，
乾
脆
改
變
自
己
的
美
學
觀
：
肥
胖
是

美
的
。
﹂

肥
胖
確
是
美
，
楊
貴
妃
不
是
肥
婆
嗎
？

我
自
幼
體
壯
身
健
，
與
瘦
無
緣
，
但
非
癡

肥
；
這
與
胃
量
大
，
胃
消
化
力
強
有
關
。

有
次
，
焦
桐
赴
復
旦
大
學
參
加
比
較
文
學

年
會
，
一
溜
就
溜
到
閘
北
老
豐
閣
，
吃
本

幫
菜
也
。
獨
自
一
吃
就
吃
了
一
整
桌
菜

餚
，
旁
觀
者
露
出
十
分
奇
異
的
眼
光
。
後

來
有
兩
人
索
性
坐
在
對
面
看
他
吃
菜
，
一

盯
就
十
分
鐘
。
正
如
陶
然
冷
眼
盯
㠥
我

吃
，
眼
露
詫
異
，
眨
也
不
眨
。

少
年
窮
困
，
獨
闖
江
湖
。
袋
中
常
無

﹁
水
﹂，
一
日
只
吃
一
餐
，
這
一
餐
，
常
在

上
環
大
笪
地
吃
。
那
時
棲
居
灣
仔
，
日
暮

之
時
，
行
路
西
上
。
到
，

已
是
萬
家
燈
火
，
掏
出
袋

中
兩
角
錢
，
走
到
那
豬
骨

粥
檔
，
要
了
一
碗
，
就
這

樣
餵
塞
了
胃
囊
。
那
豬
骨

粥
之
美
味
，
若
干
若
干
年

後
，
也
忘
不
了
。
大
笪
地

消
失
了
之
後
，
迄
今
還
吃

不
到
那
﹁
天
下
第
一
之
美

食
﹂。
粥
料
僅
以
鹽
醃
之

豬
骨
，
與
粥
同
煲
同
熟
，

肉
既
鮮
美
，
嚼
骨
更
有
味
。
難
忘
！
難
忘

那
悲
苦
的
歲
月
。
焦
桐
說
：
﹁
美
食
是
絕

望
的
救
贖
，
往
往
能
帶
我
們
超
越
困
境
。
﹂

信
焉
。

︽
暴
食
江
湖
︾
這
書
名
起
得
好
極
。
看

內
中
文
章
，
焦
桐
不
算
﹁
暴
食
﹂。
暴
食

者
，
是
我
也
；
飄
然
江
湖
，
是
我
也
。
焦

桐
是
﹁
追
食
﹂。
他
聽
說
新
加
坡
的
海
南
雞

飯
好
吃
，
於
是
立
志
要
去
彼
邦
一
食
。
終

於
得
償
所
欲
，
在
半
島
洒
店
，
只
吃
了
兩

口
，
就
﹁
悲
從
心
生
﹂，
﹁
我
到
底
做
錯
了

甚
麼
事
？
飛
行
那
遠
，
竟
吃
到
如
此
庸
俗

的
雞
飯
。
﹂
他
不
死
心
，
繼
續
﹁
追
﹂，
終

在
文
華
酒
店
吃
到
最
美
味
的
雞
飯
，
衝
動

到
欲
走
進
廚
房
，
向
廚
師
鞠
躬
致
謝
。

我
非
﹁
追
食
者
﹂，
但
卻
有
一
心
願
：
友

曰
：
﹁
有
丸
可
治
敏
感
。
﹂
好
！
就
吃
丸

去
，
吃
了
丸
，
就
嚼
﹁
橫
行
江
湖
﹂
的

﹁
蟹
霸
﹂。

大食男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早
前
旺
角
花
園
街
小
販
中
心
大

火
燒
到
支
離
破
碎
之
時
，
阿
杜
和

港
台D

J

好
友
肥
施
︵
施
介
強
︶
等

一
起
﹁
哀
悼
﹂
：
又
一
個
吃
超
級

好
味
及
第
粥
及
肥
瘦
叉
燒
之
好
地

方
變
成
口
腹
之
歷
史
了
，
因
為
近
卅
年

來
港
九
最
好
味
及
第
粥
和
肥
瘦
叉
燒
之

殿
堂
級
食
肆
﹁
富
記
﹂，
正
處
於
花
園

街
那
場
大
火
，
如
殃
及
池
魚
，
又
一
家

美
食
所
在
壽
終
正
寢
了
。

後
來
謎
底
揭
開
，
原
來
大
火
沒
有
波

及
亞
皆
老
街
左
面
這
一
截
花
園
街
，

﹁
富
記
粥
品
﹂
安
然
無
恙
，
不
禁
欣
喜

若
狂
，
立
即
去
吃
一
頓
及
第
粥
、
叉
鵝

飯
、
滾
一
大
碗
火
鴨
大
芥
菜
湯
，
一
嚐

真
正
的
廣
東
料
理
之
土
產
美
味
。
是
日

一
坐
下
發
現
在
大
學
教
法
律
之
高
世
康

大
狀
夫
婦
據
案
大
嚼
︵
名
商
高
世
雄
先
生
之
孫
，

阿
杜
僅
有
之
名
人
友
好
之
一
︶。
明
明
月
前
他
勸
過

阿
杜
﹁
力
求
長
命
要
戒
富
記
﹂，
在
此
大
嚼
肥
膩
之

現
場
捕
個
正
㠥
，
辯
曰
﹁
為
大
火
所
悚
驚
，
人
生
嚐

美
味
機
會
不
多
，
縱
使
吃
了
去
死
也
要
來
多
幾
頓

呀
。
﹂
性
情
中
人
，
果
然
是
江
湖
阿
杜
之
知
己
。

同
樣
是
這
一
級
﹁
朝
嚐
美
味
，
夕
死
可
以
﹂
之

人
間
美
食
在
吾
等
這
些
﹁
超
級
土
產
為
食
貓
﹂
名

單
內
，
排
行
首
位
的
是
歌
賦
街
﹁
九
記
牛
腩
﹂，
九

龍
城
﹁
清
真
館
﹂
之
牛
肉
餡
餅
，
蓮
香
之
焗
魚
腸

和
八
寶
鴨
，
﹁
北
京
酒
樓
﹂
之
麵
案
煤
爐
燒
餅
，

上
佳
手
打
大
碌
竹
雲
吞
麵
則
﹁
麥
奀
記
﹂
和
灣
仔

﹁
永
華
﹂、
銅
鑼
灣
﹁
何
洪
記
﹂
水
準
相
差
不
遠
，

灣
仔
大
王
東
街
之
﹁
國
際
咖
喱
﹂
和
鵝
頸
街
市
樓

上
惠
記
清
真
咖
喱
也
是
同
級
佳
品
。
上
述
名
食
之

地
，
有
些
是
阿
杜
一
位
極
有
米
江
湖
老
友
劉
鑾
雄

所
親
點
介
紹
。

至
於
中
環
蘭
桂
坊
畔
安
和
里
有
一
家
潮
汕
老
師

傅
主
持
之
金
泰
私
房
菜
，
廿
年
前
阿
杜
常
帶
林
青

霞
、
鄧
麗
君
、
潘
冰
嫦
等
大
美
人
去
聚
餐
，
如
今

老
師
傅
已
告
別
江
湖
多
載
，
富
如
林
青
霞
，
想
再

吃
一
頓
也
不
可
得
了
。
因
此
，
真
正
人
間
美
食
，

真
是
﹁
吃
一
頓
，
少
一
頓
﹂
呀
。

吃一頓少一頓
阿　杜

杜亦
有道

德
島
縣
位
於
四
國
島
東
部
，
古
名
阿
波

國
，
是
日
本
四
十
七
個
都
道
府
縣
之
一
，

與
兵
庫
縣
的
淡
路
島
隔
㠥
鳴
門
海
峽
對

望
。
全
部
面
積
的
八
成
都
是
山
地
，
保
留

㠥
許
多
自
然
景
觀
，
包
括
鳴
門
漩
渦
、
大

步
危
小
步
危
峽
谷
等
豐
富
的
觀
光
資
源
。
天
氣

屬
於
溫
暖
多
雨
的
太
平
洋
型
氣
候
，
盛
產
甘

薯
、
蓮
藕
等
農
產
品
。

德
島
被
視
為
遊
走
四
國
的
入
門
點
，
從
大
阪

可
以
搭
乘
高
速
巴
士
直
達
縣
府
德
島
市
。
車
程

途
中
經
過
鳴
門
大
橋
，
可
以
來
一
個
中
停
站
，

下
車
參
觀
聞
名
的
鳴
門
漩
渦
。

鳴
門
海
峽
海
面
陡
然
窄
到
只
有
一
點
三
公

里
，
由
於
潮
海
的
漲
落
，
瀨
戶
內
海
與
外
海
之

間
有
一
點
七
米
的
落
差
，
急
速
的
海
水
在
浪
潮

推
擠
下
形
成
巨
大
的
漩
渦
，
吸
引
了
很
多
人
到

來
觀
潮
。
觀
潮
最
佳
時
間
是
在
每
日
滿
潮
時
，

乘
坐
汽
船
近
距
離
親
身
感
受
潮
水
洶
湧
至
造
成

漩
渦
的
壯
觀
過
程
，
令
人
有
大
開
眼
界
之
嘆
。

不
想
坐
船
，
也
可
以
進
入
在
鳴
門
大
橋
下
的

﹁
渦
之
道
﹂
觀
潮
。
這
個
﹁
渦
之
道
﹂
就
建
在
鳴

門
海
峽
上
架
起
的
巨
大
吊
橋
下
，
吊
橋
用
於
連

結
淡
路
島
和
四
國
德
島
，
全
長
達
一
千
六
百
二

十
九
米
。
鳴
門
一
側
起
的
橋
桁
空
間
設
置
了
全

長
四
百
五
十
米
的
散
步
道
﹁
渦
之
道
﹂，
可
以
通

過
高
四
十
五
米
的
玻
璃
地
板
從
正
上
方
觀
賞
鳴
門
漩
渦
，

同
樣
壯
觀
。

德
島
市
的
觀
光
景
點
不
多
，
主
要
是
眉
山
公
園
和
阿
波

舞
會
館
。
眉
山
是
個
不
足
三
百
米
高
的
小
山
，
阿
波
舞
會

館
就
建
在
山
下
，
登
山
吊
車
站
則
設
在
會
館
五
樓
。
山
上

地
方
不
大
，
景
色
也
不
特
別
出
色
。
不
過
，
眉
山
是
德
島

市
的
地
標
，
既
來
到
德
島
，
當
然
要
到
山
頂
看
看
。
遺
憾

登
山
時
雖
已
是
四
月
初
，
但
櫻
花
遲
開
，
德
島
賞
櫻
之
願

遂
泡
湯
了
！

德島、鳴門、漩渦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本
港
如
同
全
球
各
地
一
樣
，
經

濟
不
穩
定
，
社
會
亦
不
斷
激
起
矛

盾
，
且
是
深
層
次
的
矛
盾
之
餘
，

地
區
與
地
區
，
國
與
國
之
間
亦
掀

起
政
治
角
力
，
風
雲
驟
起
，
世
界

和
平
受
到
挑
戰
，
人
類
心
靈
情
緒
難
免

忐
忑
，
有
待
洗
滌
恢
復
寧
靜
。

香
港
佛
教
聯
合
會
為
慶
祝
佛
誕
今
年

正
逢
香
港
回
歸
十
五
周
年
而
辦
一
系
列

佛
法
活
動
福
報
香
港
。
最
隆
重
的
是
請

來
佛
頂
骨
舍
利
首
次
蒞
臨
供
奉
，
受
眾

瞻
禮
，
另
方
面
在
港
舉
辦
﹁
第
三
屆
世

界
佛
教
論
壇
﹂，
請
來
名
歌
星
王
菲
頌

︽
心
經
︾。
更
難
得
的
是
十
一
世
班
禪
額

爾
德
尼
．
確
吉
傑
布
蒞
臨
主
講
。
論
壇

以
﹁
和
諧
世
界
、
同
願
同
行
﹂
為
主

題
。
班
禪
指
出
﹁
不
少
人
被
貪
欲
主

宰
﹂，
擲
地
有
聲
的
金
句
實
在
了
得
。
當
今
世
界
，

家
庭
並
不
全
和
睦
，
社
會
不
和
諧
，
世
界
並
不
和

平
；
人
與
自
然
有
見
地
震
海
嘯
發
生
等
自
然
災

害
，
說
白
了
，
全
都
是
因
為
人
類
中
有
被
貪
欲
主

宰
導
致
貧
富
懸
殊
，
導
致
生
態
失
衡
所
致
。
佛
教

所
指
的
﹁
貪
、
嗔
、
癡
﹂，
若
然
處
理
不
當
，
自
私

自
利
，
營
營
役
役
追
逐
名
利
，
不
顧
大
局
的
話
，

社
會
出
現
各
種
危
機
，
戰
爭
衝
突
是
難
免
的
。
世

界
各
種
宗
教
真
理
無
非
都
是
導
人
為
善
，
大
愛
無

疆
，
若
然
都
能
﹁
同
願
同
行
﹂，
世
界
和
諧
，
世
界

和
平
足
願
焉
！

環
顧
近
年
來
本
港
發
生
多
宗
家
族
爭
產
案
大
打

官
司
，
社
會
震
撼
。
其
實
，
這
些
遺
產
的
官
司
，

涉
及
天
文
數
字
甚
至
數
以
百
億
計
的
財
產
爭
奪
，

導
致
家
族
倫
理
不
和
在
所
難
免
，
尤
甚
的
是
破
壞

了
先
人
的
名
聲
、
家
族
的
聲
譽
。
其
實
，
若
不
起

訴
訟
的
話
，
家
族
後
人
每
一
份
手
擁
財
產
已
不

菲
，
夠
食
過
世
的
了
。
看
來
仍
都
是
﹁
貪
欲
﹂
作

祟
。現

代
人
追
求
核
心
價
值
。
然
而
，
何
謂
正
確
核

心
價
值
所
在
呢
？
知
易
行
難
，
打
從
娃
娃
抓
起
，

﹁
勿
貪
心
，
要
勤
力
，
有
愛
心
，
要
報
恩⋯

⋯

﹂
價

值
取
向
正
確
，
從
家
庭
起
，
家
長
身
教
言
傳
，
進

入
社
會
中
，
包
容
，
良
心
，
和
諧
的
社
會
風
氣
。

若
能
如
此
好
教
一
代
又
一
代
健
康
成
長
。
可
不
是

嗎
？ 勿貪心

思　旋

思旋
天地

﹁
得
見
佛
舍
利
，
如
見
佛
陀

真
身
。
﹂
香
港
佛
教
界
迎
請
佛

頂
骨
舍
利
瞻
禮
祈
福
大
會
，
昨

天
剛
告
圓
滿
。
繼
一
九
九
九
年

佛
牙
舍
利
，
二
○
○
四
年
佛
指

骨
舍
利
後
，
香
港
成
為
唯
一
迎
請
供

奉
三
大
佛
骨
舍
利
的
福
地
。

為
將
盛
事
辦
好
，
佛
弟
子
都
各
就

各
位
，
小
妹
負
責
宣
傳
短
片
的
主

持
，
走
訪
西
方
寺
方
丈
寬
運
法
師
，

談
到
與
此
同
時
舉
行
的
﹁
第
三
屆
世

界
佛
教
論
壇
﹂，
第
一
屆
在
杭
州
，
主

題
﹁
和
諧
世
界
、
從
心
開
始
﹂、
第
二

屆
﹁
和
諧
世
界
、
眾
緣
和
合
﹂、
本
屆

﹁
和
諧
世
界
、
同
願
同
行
﹂，
帶
出
了

佛
教
界
的
﹁
六
和
﹂
精
神
：
身
和
同

住
、
口
和
無
諍
、
意
和
同
悅
、
戒
和

同
修
、
見
和
同
解
、
利
和
同
均
，
這

也
是
世
界
所
需
要
的
六
和
，
和
尚
和

尚
，
意
指
以
和
為
尚
也
。

拍
攝
當
天
突
然
萬
里
無
雲
，
晴
空

一
片
，
眾
口
齊
讚
佛
光
普
照
，
我
好

奇
，
本
屆
論
壇
首
次
推
出
主
題
曲

︽
同
願
同
行
︾
由
李
再
唐
監
製
，
黎
允

文
作
曲
，
陳
少
琪
填
詞
，
劉
德
華
、

張
明
敏
、
關
淑
儀
、
張
繼
聰
、
胡
渭
康
、
李
家

仁
等
合
唱
，
寬
運
法
師
是
總
顧
問
及
總
指
導
。

為
何
構
思
到
以
入
世
的
流
行
曲
去
弘
揚
出
世
的

佛
法
？
大
和
尚
指
出
：
眾
生
歡
喜
，
諸
佛
歡

喜
，
慢
慢
再
將
歌
迷
引
入
佛
的
梵
音
裡
，
有
意

思
。實

在
，
我
一
直
羨
慕
好
朋
友
蘇
杏
璇
見
過
佛

陀
，
廿
多
年
前
某
個
下
午
，
廣
播
道
上
，
她
看

見
整
個
天
空
都
變
成
墨
綠
色
，
中
央
發
光
，
顯

現
了
一
張
慈
祥
的
臉
孔
，
在
微
笑
，
她
肯
定
沒

有
鬍
子
不
是

耶
穌
，
她
認
定
是
佛
祖
，
法
相
久

久
不
散
。
前
天
，
我
藉
㠥
佛
頂
骨
舍
利
蒞
臨
香

港
紅
館
，
第
一
時
間
爭
取
進
場
瞻
禮
，
﹁
得
見

佛
舍
利
，
如
見
佛
陀
真
身
。
﹂
我
感
到
跟
璇
姐

一
樣
的
幸
福
！
我
要
力
行
﹁
無
緣
大
慈
，
同
體

大
悲
﹂
的
大
愛
精
神
。

祝
願
眾
生
無
論
任
何
宗
教
的
朋
友
福
慧
雙

收
，
人
間
路
上
種
善
因
，
善
哉
善
哉
。

「同願同行」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請客特別是婚宴請客是一項龐大的人際交往工
程，不可能面面俱到，由於受經濟條件和酒店桌
位限制，有些多年沒有聯繫的友人以及以前蹲過
的一些單位裡交往不深的同事，我就沒有請。心
想，這些人家中有喜事時也沒請過我，再說又早
就沒聯繫，就是請他也不一定前來，乾脆就不去
熱臉靠冷屁股了。然而，我的如意算盤打錯了。
那天，我和妻子正站在大酒店的門前迎接來

賓，無巧不巧遇到當年一起插隊的一個知青，我
看到他是一臉驚訝，心想40年不見，怎麼會在這
裡碰到？他看到我是一臉驚喜，趕緊跑過來拉㠥
我的手問長問短，可當得知我兒子今天結婚時，
臉色隨即晴轉多雲到陰，撂下一句話：「你變
了，太勢利。我倆在知青組的患難與共你都忘得
一乾二淨了。是的，我現在混得不好，你請我覺
得沒面子，是不是？」我連忙賠笑道歉：「請客
人員中早就想到你了，因沒法聯繫你，這才⋯⋯」
妻子也趕緊上前拉他說和。可他就是不肯入席，
頭也不回地走了。40多年的知青情竟因我的疏忽
而隨風飄去。這位老兄，與我在一個知青組跌爬
滾打了三年，彼此相處很好，後來我遷往父母下
放的農場，從此便與他失去了聯繫。誰知他和我
還在同一個城市，真是物化弄人啊。
還有幾個我原單位的同事，本來偶爾在路上遇

到時還熱情地打招呼，可自從我沒請他們後，再
遇到我便冷落了許多，有的視而不見，有的雖仍
打招呼，但語氣沒有以前那麼隨和，表情也沒有
以前那麼欣喜。這都是請客惹的禍。我大大小小
共蹲過6個單位，不可能把以前的單位同事全請。
只能請關係密切，我調動時又為我餞行的同事。
也有讓人感動的。一個外地的老友，因我請客

這天有公務不能前來，本來電話已告訴我。可這
位老友仍在前一天驅車千里前來我家送人情，表
現出極大的誠意。自然我是堅決不受他的人情
的。還有一個大學的本地同學，骨折後還未痊
癒，卻拄㠥雙拐出席我兒子的婚禮，滿場的來賓
紛紛行注目禮，感歎同學情深。更有一位不請自
到的老奶奶，邁㠥顫顫的碎步，手裡拿㠥紅包找
到酒店，說是我兒子小時候看過的，想不到結婚
了，她要前來祝賀看看我兒子。這位老奶奶是我
住老房子時的鄰居，快20年不見了，原也想請
她，但考慮她年逾八旬了，多有不便，便改為事
後送喜糖，想不到她找上門來了。真讓人感慨不
已，請之卻有人不來，不請的人卻自到。自然，
紅包先收下來事後再退，不然老奶奶不會入席。　
請客雖煩，但能請到這麼多的客也算欣慰，不

能來的畢竟是極少數，可以說，沒有哪一家辦婚
禮請的客都來齊了的。煩心的還有請客後的退人
情。
現在請客不比改革開放前，那時由於物質條件

不充裕，加之多子女，婚禮這種大型宴席，沒有
人情貼補是難以承辦的。現在不同了，獨生子
女，父母請個幾十桌憑積蓄還基本可以承受。只
是檔次只能大眾化水平。現在的人嘴都吃膩了，
誰在乎吃喝？能來參加你的婚禮是對你的捧場，
主家豈有再受人情之理？因而我們這裡的人家婚
禮請客一般都不收人情。
婚禮結束後的第二天，我和妻子便張羅退人情

事宜。這些人情主要是親友的，他們曉得送給我
們當場就拒收，因而在新人敬酒時硬塞給新人，
稱之見面禮。對於見面禮，我們也有個原則，就
是父母姐妹的可收，其他的親戚和朋友等來賓堅

決不收。有些見面禮封套上工整地寫了名字，這
好退。有些見面禮封套上沒有寫名字，這就需要
認真鑒別排查。還有些見面禮封套上雖寫了名
字，但字跡難以辨認，更增加了退紅包的難度。
有一個紅包，封套上寫的兩個人名字是用鋼筆寫
的行草體，由於墨水不暢，有些字體不連貫，我
們用放大鏡辨認也認不出來，讓小兩口兒回憶誰
送的又記不起來，打電話給可能送見面禮的親
友，又都說不清楚這回事。這個退不掉的紅包讓
我們寢食不安，足足折騰了好幾天。突然想到何
不去請教書法行家，於是攜紅包封套請教當地一
位專工行草的書法大師，他仔細辨認也只認出了
其中一個人姓名中的兩個字。我們憑㠥這認出的
兩個字在請客人員名單中仔細排查，初步鎖定了
對象。再詢問父母
兒子兒媳他們所請
人員中配偶的姓
名，終於真相大
白。原來是一老師
夫婦送的見面禮。
我們這才鬆了一口
氣。
為了給兒子婚禮

請客，前前後後我
們足足忙了三個
月，絞盡了腦汁，
累壞了身子，以至
婚禮過去多日仍緩
不過神來。睡夢中
常常驚醒，喃喃自
語某某人要不要
請？某某人能不能
來？某某人的座次
如何安排？⋯⋯
我常常想，我們

那時結婚沒有結婚

信物，沒有拍婚紗照，更沒有擺酒席請客⋯⋯我
和老伴不也心相印手相牽地已走過了人生的半個
多世紀。結婚是兩個相愛的人之間的事，領個結
婚證就可以了，何必要興師動眾請客呢？然而，
想歸這樣想，卻仍不辭勞苦耗費錢財為兒子婚禮
請客。畢竟時代不同了，大家都有這個能力將孩
子的婚事辦得風光些，費些精力和財力請親朋好
友一同見證婚禮既值得更無可厚非。只是有多大
的能力辦多大的事，千萬不能臉打腫充胖子。特
別是請客，更是要做到準確定位，該請的請，可
請可不請的盡量不要請，不該請的堅決不要請。
不能圖人氣旺，隨便請人擺譜，也不能忙中漏掉
可請之人。盡量讓請客這個傳統習俗少些煩惱，
多些喜悅和欣慰。你說對不？

請客者說

■ 這書名起得好極，怎能不

看！ 作者提供圖片

■婚宴的花費不菲。 網上圖片

（下）


